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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症结，在现实问题和时代课题的推动下，马克

思、恩格斯致力于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思想。就其发展过程而言，主要经历了

四个阶段，即１８４４年以前的开始形成期、１８４４—１８４６年的基本确立期、１８４７—
１８６７年的丰富深化期和１８６７—１８９５年的补充完善期。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
形态思想主要包括：（１）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突破了以往的
单一性视角，从世界观和历史观层面将意识形态明确界定为颠倒的先验体系，

并在价值观层面将之区分为统治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２）阐明了
意识形态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既唯物地强调了意

识形态的物质根源，又辩证地分析了它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能动反作用。（３）论
述了意识形态的必然性和规律。立足于唯物史观高度，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

意识形态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运行轨迹。（４）指明了终结传统意识形态的必然
性及其现实路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旦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即无产者和

资产者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随之而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必将实践地超越资本时

代，并将终结一切颠倒的和虚假的意识形态。（５）确立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
建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摒弃了传统意识形态理论“批判一切”的虚无主义倾

向，赋予意识形态以肯定的即革命的和批判的原则规定。马克思、恩格斯的意

识形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意识形态理论

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支撑，有助于我们认清当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

矛盾及其根源，从而采取正确的原则和策略来破解意识形态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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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

论的创立者，他们批判并克服了传统意识形态

理论的抽象性和非现实性，深刻剖析了意识形

态的本质及其多维内涵，尤其揭示了意识形态

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关系，以及这种精神生

产的必然性和规律。马克思、恩格斯由此实现

了对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超越，建构起彻底革

命的和批判的现代意识形态思想。

　　一、传统意识形态理论存在的问题

和困境

　　传统意识形态理论孕育于西欧社会由蒙昧

向启蒙的转型期，它是１８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

直接产物。日益发达的资本生产赋予资产阶级

以越发强大的物质力量，社会变革在思想文化

领域得以集中映现。然而受仍然强大的封建统

治力量的束缚，资产阶级思想家只能采取抽象

的纯粹理论批判来反抗现实。在他们看来，彼

时的当务之急是澄清人类愚昧不已的根源。弗

兰西斯·培根、笛卡尔、洛克、孔狄亚克、爱尔维

修等思想家们对此都做出了不懈努力。他们纷

纷将问题的症结归结为人类的主体迷误，指出，

“迄今为止，人类的智慧都被……幻象———错

误的、不理性的观念———所蒙蔽”［１］５。在他们

看来，只有通过切实的理性批判，人们才能走出

愚昧而获得自由和解放。培根的“四假象说”、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洛克对“四种错误尺

度”的批判，以及孔狄亚克、爱尔维修、霍尔巴

赫等基于“感觉论”角度的相关思想，贯穿其中

的都是这种纯粹的理性批判主义立场。

这种批判立场在法国思想家安东尼·德斯

图德·特拉西那里得以汇聚，“其研究结果是

创立了他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学科”［２］２５。

１７９７年，特拉西创制出了“意识形态”这个范

畴，“从字面上看，意识形态可以被称为观念

学”［３］，并致力于将这门“观念学”打造成为超

乎一切社会科学之上的“基础科学”［１］７。特拉

西充分继承了以往思想家们的成果，并对之进

行了新的整合。一方面，他立足于更加彻底的

经验主义立场，对唯理论的“天赋观念”加以拒

斥，将身体及其感觉作为观念产生的基础；另一

方面，他又继承了理性主义的传统，主张对一切

谬见尤其是宗教迷信探本溯源，以考察它们在

人类的普遍需求与欲望中的共同起源。特拉西

由此赋予意识形态这门学科以极其肯定的乃至

崇高的地位。“在托拉西看来，所有这些学科

中的观念如果不能还原为人们通过自己的感官

能够获得的感觉经验，就必定是虚妄的，必定不

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２］２９也就是说，包括道

德伦理学在内的一切社会科学，只有切实地还

原到感觉经验，才符合意识形态这一观念科学

的要求。特拉西这种近乎严苛的观念学诉求有

着一定的合理性，深刻反映了当时法国资产者

的心声。然而，特拉西力图将意识形态打造为

一门观念科学的方法充满着先验的形而上学色

彩。一言以蔽之，他这种纯粹经验主义的做法

不但充满抽象性，而且带有将应有（所谓的纯

粹感觉）与现有（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对立起来

的倾向性。

特拉西意识形态理论的这种固有矛盾很快

就暴露出来。观念科学的批判本性在一定程度

上起到了反封建的作用，故特拉西的意识形态

理论一度受到拿破仑的欢迎，但其批判一切、试

图追求一种绝对自由的共和主义诉求，很快就

与力图恢复帝制的拿破仑发生矛盾，后来甚至

发展到尖锐的对立和冲突。１８０３年 １月 ２３

日，拿破仑下令取消法兰西研究院伦理学和政

治学两个部门，明确将特拉西这些观念学派斥

之为“空想家”，并把法俄战争的失败归咎于这

些意识形态学家：“我们美丽的法兰西所遭受

到的这一切灾难，都得归罪于这种意识形态理

论，它……把政治、立法建立在一种从第一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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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出来的种种玄妙原理的形而上学上面，而

不是使它适应于我们的人类心理知识和历史教

训。”［４］这就直接导致传统意识形态理论走向

瓦解。其突出的标志在于，自此以后，“意识形

态”褪去了为近代启蒙学者所期许、被特拉西

所赋予的绝对肯定内涵，成了一个充满贬义色

彩的否定性范畴。

这样，从先验的观念科学到否定的充满贬

义色彩的“意识形态幻想”，孕育于启蒙时代、

产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传统意识形态理论就

走向了解体。对此，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肯定传

统意识形态理论的合理性，即它客观上起到了

冲破封建精神枷锁的思想启蒙作用；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看到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困境。

与其先驱者一样，特拉西也将感官经验设定为

判定一切事物存在的原则和尺度，并力图将一

切观念范畴都还原为纯粹的感觉（知觉、回忆、

判断、意愿）。这一做法充分暴露了传统意识

形态理论的局限所在：归根到底，它并没有超出

近代哲学的范围，充满主体形而上学幻想。当

拿破仑轻蔑地将以特拉西为首的观念学派称之

为“意识形态家”“险恶的形而上学家们”“强词

夺理的理性主义者”时，其动机及认识虽然不

乏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利益的狭隘性，但的确切

中了这些理论家们的软肋。他们将“现有”与

“应有”形而上学地割裂开来，只停留于现实表

象而无法抓住其本质，这样，他们就必然成为充

斥着唯心史观幻想的意识形态家。

　　二、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

的确立过程和发展脉络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并不是传

统意识形态理论的直接延续，就其本质而言，它

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和扬弃。马克

思、恩格斯既充分肯定了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

合理性，又着力于破解其所固有的问题和困境，

由此实现了对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超越，逐步

建立起蕴含着丰富内容的现代意识形态理论。

概括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的发展

主要包括以下环节。

１．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的逻辑

前提

从青年时代到《德法年鉴》时期，是马克

思、恩格斯确立自身意识形态思想的准备阶段。

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对意识形态问题

有所关注。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信中沿用传统将

意识形态称为“荒谬之辞”［５］。但马克思、恩格

斯的思想在这一时期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他们

于在《莱茵报》工作时期开始由革命民主主义

转向共产主义、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并

在《德法年鉴》时期彻底完成了这一转变。这

一转向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确立自身意识形态

理论至关重要。他们这时逐渐清醒地意识到：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人们由此遭受到的精

神奴役根源于世俗社会。马克思、恩格斯由此

端正了自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就为确立现

代意识形态理论奠定了不可或缺的世界观

前提。

２．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的正式

确立

马克思、恩格斯正式确立其意识形态思想

的时段为 １８４４～１８４６年。在这一时期，马克

思、恩格斯立足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进一步从

历史观层面对宗教和旧哲学进行了批判。马克

思在“巴黎手稿”中对市民社会进行了解剖，揭

露了私有制条件下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尖锐

矛盾和冲突，追溯到了包括哲学和宗教在内的

一切颠倒的思想体系及其形而上学幻想的世俗

根源。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更加

明确地将市民社会及其“粗糙的物质生产”作

为历史的本体。由此出发，他们揭穿了诸多思

想家先验地构造世界、歪曲历史的逻辑架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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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上颠覆并解构了旧时代思想家们的唯心史

观幻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

格斯推进并完成了历史观层面的转向，由此展

开了对包括德国哲学在内的旧时代一切思想体

系“共同的意识形态前提”的批判［６］５１３－５１４。马

克思、恩格斯明确地将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

的德国哲学称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并对其抽

象性和非现实性进行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

从历史观层面对德国哲学的清算，是他们对传

统意识形态理论的根本变革。他们在形式上延

续了拿破仑式的否定的和批判的风格，但又消

除了后者只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权益的狭隘

性，赋予其彻底革命和批判的共产主义意蕴。

这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的正式

确立。

３．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的丰富和

完善

１８４８～１８６７年，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实

践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之前确立的意识形态思

想进行了丰富和完善。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对

形形色色的旧时代思想家们展开了意识形态批

判，驳斥了李斯特、卢格、蒲鲁东等思想家们抽

象地耽于现存现实并为之进行辩护的做法，而

且深入地揭示了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和文化

的本质关联。其二，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

的雾月十八日》中批判了波拿巴的“意识形态

骗局”。通过对波拿巴利用人们对拿破仑的迷

信而最终得逞的骗局及其伎俩的批判，马克思

揭示了旧的传统观念对当下社会意识形态的能

动作用。另外，在《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

阶级斗争》等论著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一系列

与意识形态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剖

析，如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传统意

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无产阶级何以必须超越旧

时代的意识形态又该如何实现这一超越等。其

三，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极大地

深化了自己以往的意识形态思想。通过对资产

阶级意识形态颠倒性和虚假性的批判，他们揭

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绝对化、将资产阶级社会永恒化的意识形态幻

想，暴露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意识形态假象的

真面目。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经济学手稿》《１８６１—

１８６３经济学手稿》《１８６３—１８６５年经济学手

稿》和《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更加

深刻和系统地揭示了这种意识形态幻想的世俗

根源，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性及其

必然衍生的拜物教幻象的特质。不仅如此，他

们还指出了破除这种物神崇拜的幻象逻辑的必

然性与现实路径：只有通过将原则性与策略性

相结合的无产阶级革命，包括资产阶级社会在

内的一切意识形态幻梦，才能够被实践地终结。

４．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意识形态思想的

新发展

（１）马克思晚年对意识形态思想的新发展

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研究了东方社

会的意识形态问题，驳斥了人类学家们脱离东

方社会发展实际而滋生的种种意识形态幻想，

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相对于经济基础变革的滞

后性。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深化了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意识形态

思想，基于对共产主义社会之初级和高级阶段

的划分，剖析了无产阶级刚刚消灭资产阶级社

会的过渡时期的意识形态建构问题。与新旧世

界交替的过渡性相适应，这一时期的社会意识

形态也是五味杂陈，呈现出新旧时代意识形态

良莠并存的混沌局面。正是如此，马克思明确

地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更加重视自身的

意识形态建设，尤其要对残余的资产阶级意识

形态，如自由和平等的法权等进行批判，强调必

须将这一批判牢牢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

“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

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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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

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７］。

（２）恩格斯晚年对意识形态思想的新发展

相较马克思在中后期较少提及“意识形

态”这个范畴，恩格斯晚年对这一概念的使用

非常频繁，并就意识形态问题作了许多新的阐

发。第一，恩格斯自觉地将他和马克思以前的

意识形态思想进行了系统化的提升。基于唯物

史观，恩格斯对“意识形态”这一范畴作出了科

学定义，明确地将意识形态界定为“虚假的意

识”，即充满唯心主义色彩的先验体系［８］，并深

入批判了这些意识形态家们颠倒的世界观和历

史观架构。第二，恩格斯极大地发挥了马克思

主义意识形态的方法论功能，将之进一步提升

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武器。第三，恩格

斯更加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

的一系列原理：进一步揭示了意识形态的内容

和形式与经济基础的内在关系；深刻揭示了意

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即它作为观念上层建筑

对经济基础的能动反作用；明确将辩证法运用

于意识形态领域，对诸多问题作了阐发，例如，

意识形态与观念材料的复合问题，意识形态的

构建和塑造及其演变问题，以及意识形态与传

统思想意识的关系问题等。

　　三、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

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的基本内容，

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对意识形态的本质做出了科学的界

定。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将“意识形态”等同于

系统化的、理论化的思想体系，并且着力于从以

下三个方面揭示其本质内涵。其一，从世界观

层面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将意识形态界定为颠

倒的社会意识，即思想家们构造出来的抽象理

论体系。其二，从历史观层面而言，马克思、恩

格斯将意识形态看作思想家们基于颠倒的世界

观迷误所派生出来的唯心主义幻想，其内容本

质上是这些思想家们对其所从属的阶级或阶层

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及其权益的反映，不

仅直接地体现着这些作为特定阶级成员的人们

的个体诉求，而且从根本上体现着他们所代表

的那个阶级的社会理想和思想信念。其三，就

价值观层面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区分了

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与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

态，并且基于共产主义立场，致力于将无产阶级

的思想意识锻造为彻底革命和批判的意识

形态。

第二，揭示了意识形态与社会历史发展的

辩证统一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意识形

态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具有辩证统一关系。一

方面，物质生产生活实践是意识形态产生和发

展的本源动力，决定着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形式，

貌似先验的意识形态不过是以颠倒的方式对社

会生活的主观映象，“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

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

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

物”［６］５２５，归根结蒂，它们都是思想家们基于特

定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构造出来的观念

映象。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意识的

浓缩和凝聚，对社会历史发展有着能动的反作

用。思想家们并非直观地对社会生活进行摹

写，而往往是基于一定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

观对之进行理性统摄。因此，意识形态对社会

历史的发展有一定的反作用，它既可以作为一

种正能量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又可能成为一

种消极保守的、阻碍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思想

意识。

第三，揭示了意识形态形成作为精神生产

的必然性及其规律。其一，意识形态的产生和

运行遵循着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

普遍规律。意识形态从来都是一定社会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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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其内容和形式受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发

展的制约和决定。特定的意识形态只能是特定

阶级的社会意识，其所反映的是该阶级在社会

中所处的地位，尤其是它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

况。“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

地位的思想。”［６］５５０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统治

阶级掌控社会生产之政治的和经济的统治地位

与权益的思想映象，而被统治阶级由于在所有

制结构中处于被支配地位，他们就必然受到统

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其二，作为一

种独特的精神产品，意识形态生产又有着自身

的特殊运行规律。人们的社会意识并非自在地

就是意识形态。由纷繁复杂的日常生活意识到

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意识形态，这种转变的动力

是由生产力发展所必然导致的共同体与市民社

会之间的利益矛盾及其阶层分化。远古时代，

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物质财富匮乏，共同

体（氏族、部落）基本上还能够代表社会成员的

利益。到了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物质财富渐渐

丰富，共同体内部的矛盾渐趋尖锐，掌控着生产

和分配权力的部落首领与共同体其他成员之间

的利益对立导致阶层分化，原始共同体由此走

向瓦解。在接踵而来的奴隶社会，共同体已然

成了本质上只为维护某一个阶级（奴隶主贵

族）的“虚幻共同体”［６］５３６。与之相应，社会中

出现了一个专职的思想家阶层（僧侣），作为独

立的精神生产者，他们从事着为奴隶主阶级服

务的工作。“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

象：它是与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

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

东西。”［６］５３４由此产生的哲学、宗教、神学等意识

形态，都是他们对日常意识进行整合的结果。

到了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和社会属性并

未发生根本变化，其根本上仍然是反映统治阶

级利益、弥合统治阶级与社会其他被统治阶级

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手段。到了资本主义社

会，意识形态的生产和运行机制发生了较大变

化。这种变化集中反映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内

容和形式的独特性，以及它经由自身的意识形

态家（哲学家、神学家、经济学家等）将之渗透

并转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意识和行动的运行

方式。

第四，揭示了“跳出意识形态”的必然性和

现实路径。“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

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

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

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

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

自行消失。”［６］５５３由于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统治阶

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矛盾的必然思想映现，因

此，这种颠倒的和虚假的思想体系及其所滋生

的主体形而上学幻想，必将随着私有制时代的

结束而终结。一旦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其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协调将首先反映在意

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意识

形态日渐显现出其颠倒的和虚假的真实面目。

于是，将无产者的革命口号上升为消灭资本、消

灭阶级的无产者的阶级意识，就成为无产阶级

理论家的时代任务。

第五，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建设

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

“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一范畴，但鲜明地表达

了无产阶级必须自觉将自身利益诉求上升为阶

级意识和革命意志的思想。在他们看来，无产

阶级必须自觉地加强自身的意识形态建设，尤

其要警惕和提防资产阶级“抹煞阶级矛盾”“调

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超越阶级斗争”的意识形

态辞令。［９］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摒弃了传统

意识形态理论“批判一切”的虚无主义倾向，赋

予意识形态以肯定性的亦即革命的和批判的原

则规定。他们明确地将“批判旧世界而发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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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要旨，不仅注

重对旧时代尤其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颠倒

性和虚假性的批判，而且注重研究如何在批判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建构彻底革命和批

判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尤其是他们中后期的

思想，实现了意识系统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的有机统一，不仅区分了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

社会与更高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关系，而且

由此将彻底的意识形态批判提升为对资本时代

的终结和超越。这些思想使得马克思、恩格斯

的意识形态思想实现了批判与建构的统一，具

备了整体性和总体性的历史科学特质。

　　四、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

在当代的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是对之前

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和超越。马克思、恩

格斯对“意识形态”范畴的界定突破了传统的

形而上学做法。无论是启蒙思想家的美好期许

还是特拉西的观念学诉求，以及拿破仑的情绪

化诘难，旧时代对意识形态的理解都带有极大

的抽象性和非现实性。与之截然相反，马克思、

恩格斯通过对现实问题和时代课题的破解，极

力揭示思想观念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的辩证关

系，由此赋予意识形态这一范畴以新的丰富内

涵，并使之获得了彻底革命和批判的唯物主义

与共产主义的历史科学属性。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是马克思

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从唯物史观高度对

意识形态概念的科学定义，彻底颠覆并破除了

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抽象观念学诉求；他们提

出的关于意识形态与社会历史发展关系的原

理，不仅为人们辩证地和全面地认识意识形态

的本质提供了思想支撑，而且为无产阶级实现

自身阶级意识由自在到自为的转化提供了科学

指引。另外，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颠倒

性及其虚假性的过程中，他们还对过渡时期的

社会主义社会和更高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意

识形态建构原则作了科学揭示。这些原则不仅

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自身意识形态思想

的批判与建构的统一，而且为世界共产主义运

动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

的意识形态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意识形态

理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支撑。对于

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意识形态批判的中心课题

不再是对不合理现实的纯粹抽象批判，而是通

过深刻剖析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矛盾及其根

源，揭露统治阶级何以将自身阶级意识夸大为

国家意志，又是如何通过那些专职思想家、意识

形态家将之渗透和转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意

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有揭露这种充满

先验色彩的意识形态生产及其运作机制的颠倒

性和虚假性，才能暴露出为这些意识形态迷雾

所笼罩的社会现实的问题和矛盾；只有实践地

破解这些问题和矛盾，作为革命阶级的意识形

态才能够确立并给予社会革命以重大精神动

力。对于身处资本时代、深受资本统治和压迫

的无产阶级来说，自觉构建抵御和防范资产阶

级的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显得更加紧迫和必

要。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指出，对于无产阶

级理论家来说，他们的职责不是像以往那些意

识形态家们那样掩盖和遮蔽现实，而是旗帜鲜

明地担负起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思想武器的时

代责任，致力于引导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革

命主体性及其历史使命，促使他们的阶级意识

由“自在”向“自为”转变。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也给

予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以重要方法论启

示。经过３０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现在已经进

入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期。在充分肯定以往取

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正视当下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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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一系列矛盾和困境，尤其不能忽视意识

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当前，我国意识

形态领域“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的矛盾较

为突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与各阶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来

的新阶层的思想观念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分歧。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西方不但没有放

弃意识形态渗透，反而屡屡试图以各种形式

（如抹黑历史、丑化英雄、夸大问题等）对我国

进行分化和颠覆。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些

新变化及其挑战，愈发凸显“从制度上加强、改

进和保障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１０］的重要

性。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给予这项

工作以重要的方法导向。其一，马克思、恩格斯

的意识形态思想为认清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矛

盾及其根源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我国意识形

态领域矛盾的根源是我国带有二重特质的经济

基础。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

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必然在上层建筑尤其是意

识形态领域中反映出来。社会中必然将出现与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相并列甚至相对立的思

想和观念，这不过是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即商品

和资本生产方式的必然逻辑映象。为了维护自

身的权益，这些从业者和生产者必然会极其自

然地提出相应的权利诉求，并力图将之提升为

影响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一旦这种诉求超出

了社会主义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容纳范围，

二者就必将产生矛盾并发生冲突。其二，马克

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还为我们如何破解矛

盾提供了方法指导。既然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内

出现的矛盾有其客观根源，那么，我们就不能回

避矛盾，也不能采取简单反对的方式去否定矛

盾。正确的原则和策略应该是正视和直面矛

盾。我们既要肯定社会各阶层维护其法定权益

的意识形态诉求之正当性和合理性，同时，我们

也要对那些错误的做法，尤其是某些个人或阶

层抹煞权益的现实性，试图假借社会名义谋取

自身的狭隘利益，给予坚决批判；我们更要对那

些披着意识形态外衣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做法给予坚决反击。而

所有这些努力都必须诉诸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惟其如此，我们

才能真正解决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问题和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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